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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含气流体运移是影响天然气水合物成藏的重要因素，包括流体运移方式、运移通道类型、运移效能等。基于全球典型海
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探研究结果，围绕含气流体运移这一重要因素，系统回顾和总结了底辟构造、断层及裂隙和渗透层对天然气水
合物形成与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对流形式的运移是流体有效的运移方式，有利于烃类气体聚集及水合物成藏。已知水
合物富集区内含气流体运移通道都不以单一形式存在，而是多种运移通道共同作用，呈复合型运移通道形式。在通道类型上，底
辟构造、断层及裂隙、渗透层等都属于聚集型高通量流体运移通道类型，但这种通道类型与高饱和度、富集型天然气水合物藏并不
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其还与运移效能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开展重点区域的流体运移的分析，揭示流体运移通道的展布以及运
移规模，以达到更为准确预测和描述水合物藏的目的，并为水合物钻探站位部署提供有力依据。
关键词：天然气水合物；含气流体运移；运移通道；断层及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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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水合物（以下简称“水合物”）广泛分布于
大陆边缘和极地永久冻土带，由烃类气体（主要是甲
烷）和水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组成的笼型似
冰状物质［１－２］。全球水合物具有巨大的甲烷碳储存
量，从而被视为一种潜在的接替型能源资源，同时水
合物可能在全球碳循环和气候变化中发挥重要作

用，并可能诱发钻井和开采等工程地质危害，使得水
合物研究成为热点问题［３－８］。
研究表明，水合物成藏需具备５个基本条件：足

够的气源和水；足够低的温度，通常在２．５～２５℃之
间；较高的压力，通常在４．５ＭＰａ以上；一定的孔隙
空间；合适的圈闭条件。当浅层气（生物成因）或
（和）深成气（热成因）运移至有效的温压场并充满沉
积物的孔隙时，就可以在水合物稳定带中形成水合
物。此外，水合物成藏还与水的盐度、孔隙介质的结
构、断面的岩性特征以及水合物形成的相态等因素
有关。大量的钻孔资料和地震剖面显示，水合物主

要发育于陆缘地区的俯冲－增生楔、断裂－褶皱系、
底辟构造或泥火山、“麻坑”构造、滑塌构造、海底扇
和陆地多年冻土区等多种地质构造背景［９］。
针对水合物成藏理论研究，国内外学者开展了

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诸多认识，且均把含气流体运移
视为水合物成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樊栓狮等［１０］

基于流体载体的输导系统等因素，将海洋水合物的
形成模式分为强渗漏系统和弱系统；卢振权等［１１］提
出了水合物成藏系统，指出水合物成藏系统应包括
烃类生成体系、流体运移体系和成藏富集体系；吴能
友等［１２］分析认为发育的底辟和断裂等流体运移体

系是神狐海域水合物成藏的关键因素；Ｃｏｌｌｅｔｔ［１３］提
出了“水合物油气系统”（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的概念，指出水合物油气系统包括水合物稳
定条件、气体来源、气体运移、适合的“储层”等要素；
乔少华等［１４］提出了水合物运聚体系概念，认为有利
运聚体系的有机结合可能是水合物富集的关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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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国际海域水合物钻探结果也表明，钻获水合物
的站位与含气流体运移路径及其伴生的地形地貌特

征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如，日本海东缘水合物赋存
区发育大量的气烟囱、“麻坑”和丘状体［１５］；韩国郁
龙盆地水合物赋存区和中国南海神狐海域水合物赋

存区均发现了气烟囱等特征［１６－１７］；墨西哥湾 Ａｔｗａ－
ｔ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　１３／１４区块水合物赋存区发现了大量的
海底丘状体等特征［１８］。
因此，通过对全球范围内海域水合物实际产出

区域的系统总结，集中归纳并讨论含气流体运移特
征，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水合物成藏机理、分布特征
和富集规律，并为我国海域水合物的站位部署提供
科学借鉴。

１　烃类气体运移方式

充足的气源供给是水合物富集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１９－２０］。世界范围内的水合物钻探结果显示，浅部
微生物成因气和深部热成因气均可作为水合物的气

源，二者可通过甲烷中碳和氢同位素组成特征加以
区别［２１］。在富生烃凹陷背景下，温压、气源等条件
可以为浅部水合物的形成和聚集提供适宜的条件。
尽管实际水合物钻探显示，浅部水合物中的气体组
分更多地表现为微生物成因或混合成因特征，如黑
海、里海、墨西哥湾、地中海、挪威海等地区，但是富
生烃凹陷深部优异的生排烃潜力能够提供较为充足

的热成因气这一事实仍然不能忽视，如鄂霍次克海
北部 Ｄｅｒｕｇｉｎ盆地、墨西哥湾Ｔｅｒｒｅｂｏｎｎｅ盆地、麦
肯齐普拉德霍湾地区均有热成因水合物的发

现［２２－２４］。运移通道对深部气源和浅部水合物间的作
用也备受关注，相关学者在刻画西南巴伦支海含气
流体运移通道特征的基础上，对深部烃源岩层系与
浅部流体渗漏间的关联进行了研究，并初步探讨了
深部热成因气对水合物的贡献［２５－２６］。２０１５年中国
南海神狐海域 ＧＭＧＳ０３（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ＧＭＧＳ）航次 Ｗ１７站位和 Ｗ１９
站位的地球化学分析结果揭示了较高含量的乙烷和

丙烷，首次明确证实 Ⅱ 型水合物在南海北部的存
在，显示深部热成因气在浅部水合物形成和聚集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７］。
通常情况下，原位生成的微生物气并不足以形

成一定规模的水合物藏［２８－２９］。因此气体的运移是水
合物稳定带内甲烷聚集的必要途径。其运移方式包
括扩散相和对流相两种方式［３０－３１］。扩散是指气体溶
解于孔隙水中，并通过浓度梯度驱动进行运移［３２］；
对流是指气体溶解于流体中并借助流体流动进行运

移或者以游离气进行运移的运移机制，通常出现在
聚集型运移通道上，如断层、气烟囱和断背斜等［３３］。
在运移效能方面，扩散过程较为缓慢，通常情况下不
足以形成特定规模的水合物藏［３４］，而以对流形式的
运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有利于甲烷等烃类气
体运聚。

２　运移通道

断层通常被视为聚集型流体运移最根本的运移

通道［３５］，其他类似的通道还包括底辟构造、气烟囱
和高渗透层等。与周缘沉积地层相比，这些通道具
有较强的渗流能力，有助于含气流体的运移［３３，３６－３８］。
在运移通道的作用下，不仅可以将中深部－深部的
热成因气，而且也可以将中浅部－浅部的微生物成
因气运移到相对浅部的水合物稳定带，从而促进水
合物的富集与成藏。

２．１ 底辟构造
底辟构造是在地质应力的驱使下，深部或层间

的塑性物质（泥、盐）垂向流动，致使沉积盖层上拱或
刺穿，侧向地层遭受牵引所致。从地震剖面上看，底
辟内部往往呈无反射、断续反射、底界清晰、顶面波
状起伏、围岩与泥丘界限分明并且地层有上翘牵引
的特征［２２］。底辟构造可以作为深部气源向上运移
的良好通道，使气体能够在合适的温压环境下聚集
形成水合物藏，与水合物的形成及分布密切相关。

２．１．１　盐底辟
在墨西哥湾、安哥拉大陆边缘、南卡罗来纳陆

缘、尼日利亚陆坡及非洲西海岸刚果扇北部都发现
了与盐底辟构造密切相关的水合物［３９－４２］，其中，墨西
哥湾尤为典型。
墨西哥湾属被动大陆边缘，盆地自上三叠统到

第四系发育齐全并且发育有典型的盐层、盐丘及盐
盆地。盐构造活动使上覆沉积岩形成易碎区，导致
墨西哥湾地区断层、裂隙等发育。盐底辟及上部的
伴生断层、倾斜的地层、网状裂隙等共同构成了墨西
哥湾水合物含气流体的运移通道，水合物的分布明
显受到盐构造的控制。盐构造的存在沟通了深部气
源，使得深部的含气流体能够自下而上输送至浅层，
而上部发育的断层则能进一步使含气流体继续向上

输送，同时还扩大了盐底辟本身对流体运移的影响
范围（图１－ａ）［４３］。盐构造的空间差异性也导致水合
物发育程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北向南的盐丘个体逐
渐增大，盐层顶部的连续性增大，盐的刺穿运动从北
向南逐渐减弱，而水合物厚度从北向南也逐渐减薄，
由快速渗漏系统过渡到慢速渗漏系统（图１－ｂ）［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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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盐底辟等运移通道类型及特征；ｂ．含气流体不同速率渗漏立体模式图

图１　墨西哥湾水合物盐底辟及含气流体运移（据文献［４１，４３］修改）
Ｆｉｇ．１　Ｓａｌｔ　ｄｉａｐｉｒｓ　ａｎｄ　ｇａｓ／ｆｌｕｉ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ａ．泥底辟（泥火山）及渗漏构造平面展布；ｂ．多个泥底辟（泥火山）通道与似海底反射ＢＳＲ位置；ｃ．地震剖面上的泥火山

图２　鄂霍次克海泥底辟（泥火山）运移通道分布及特征（据文献［２２］修改）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ｕｄ　ｄｉａｐｉｒｓ／ｍｕｄ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Ｓｅａ　ｏｆ　Ｏｋｈｏｔｓｋ

２．１．２　泥底辟（泥火山）
近年来海域水合物的勘探实例揭示，海底泥底

辟（泥火山）往往与水合物的形成和聚集密切相关。
如里海、黑海、地中海、鄂霍次克海、巴巴多斯海区、
尼日利亚海域、加的斯湾、墨西哥湾，我国东海、东沙
海域等泥底辟或泥火山发育的地区，都发现了水合
物存在的证据［４１，４４－５１］。针对海底泥底辟（泥火山）与
水合物的关联性，国外学者已在含气流体的运移通
道和含水合物层的空间匹配上开展了相应的研究工

作［２２，５２－５３］。
鄂霍次克板块位于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北美

板块和阿穆尔板块四大板块之间，由于受到构造挤

压作用，盆地中的沉积地层发生不同程度的褶曲，泥
底辟十分发育，海底气体逃逸现象十分普遍，反映了
高通量的甲烷供给（图２－ａ）［２２］。从地震剖面（图２－
ｂ）可以看出，下部沉积地层褶曲变形的程度要高于
上部的沉积地层。部分地区，下部沉积地层由于受
到强烈挤压而刺穿上部的沉积地层形成底辟构

造［２２］。挤压形成的泥底辟在海底形成泥火山（图２－
ｃ），这种泥火山在萨哈林岛东北陆坡和邻近的海盆
地区尤其发育［２２，５４］。泥火山是流体和气体垂向运
移最为有效的通道，从而有利于水合物的形成。在
萨哈林岛东侧陆坡地区形成了一系列的海底泥火

山、泥底辟构造，优异的构造条件和丰富的气源条件

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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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该地区成为水合物调查研究的主要目标区［５５］。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Ａｋａｄｅｍｉｋ　Ｌａｖｒｅｎｔｉｅｖ号”
考察船于２００６年５月在萨哈林岛东北陆坡地区进
行了海底地形、浅地层、海底回声测量及重力取样，
并成功采获了水合物样品［５６］。
此外，泥底辟（泥火山）也可能造成水合物层的

分解与破坏。刘杰等［５７］认为海底泥底辟（泥火山）
的不同演化阶段将对水合物的形成和富集产生不同

的影响。早期阶段，泥底辟（泥火山）形成的运移通
道并未延伸到水合物稳定带，导致气源供给不够充
分；中期阶段，水合物成藏条件匹配良好，有利于水
合物的生成；晚期阶段，泥火山喷发带来的高热量含
气流体引起水合物稳定带的热异常，可能导致水合
物的分解。

２．１．３　气烟囱
气烟囱是地震剖面上的异常反射，在地震剖面

通常表现为弱震幅、弱连续性特征，其形状多为柱
状，有的则是椭圆状或锥形体［５８］。在海洋沉积物
中，气烟囱广泛分布，并被视为流体运移通道［３３］。
研究显示，气烟囱与水合物生成与分布密切相关，已
在韩国郁龙盆地、我国南海、挪威近海、布莱克海台、
北极斯瓦尔巴特群岛海域等地区的气烟囱发育区

域，发现了较好的水合物显示［１６－１７，５９－６０］。
气烟囱是郁龙盆地最主要的流体运移通道，作

为郁龙盆地水合物站位布置的重要依据之一，共布
置了ＵＢＧＨ１－９、ＵＢＧＨ１－１０、ＵＢＧＨ２－２－１、ＵＢＧＨ２－
３、ＵＢＧＨ２－７和ＵＢＧＨ２－１１共６个与气烟囱有关的
站位（图３－ａ），钻探发现了裂隙充填型的较高饱和度
水合物［６１］。这些气烟囱可以分成两大类型，一类为
终止于海底以下沉积物中的气烟囱，另一类刺穿海
底形成冷泉［６２］。气烟囱使深部热成因气运移到浅
部地层［６２］，流体的快速充注会加速水合物的形成，
造成了沉积层变形或海底地形变化，进而在浅层形
成水合物帽（ｈｙｄｒａｔｅ　ｃａｐ），在海底形成地形高地水
合物丘（ｈｙｄｒａｔｅ　ｍｏｕｎｄ）等［６３］（图３－ｂ）。

２．２ 断层／裂隙
断层为天然气从深部地层向浅部地层运移提供

了通道，天然气可以沿断层抵达水合物稳定带，在断
裂破碎带还可以形成渗漏型水合物。在布莱克海
台、水合物脊、墨西哥湾、挪威近海Ｓｔｏｒｅｇｇａ滑塌
区、北极地区的波弗特海和印度大陆边缘等地的地
震剖面上，除发现明显的似海底反射ＢＳＲ、底辟构
造外，断层也非常发育［４３，５９－６０，６４］。

Ｒｕｐｐｅｌ等［６５］认为裂隙的存在增大了沉积物的
次级孔隙度和渗透率，并促进了汇聚型流体流动的
形成，有利于水合物的形成。Ｃｏｏｋ等［６６］认为，当孔隙
水中甲烷浓度超过其溶解度时，水合物会沿着沉积物

的破裂面充填于孔隙之中。沉积物沿着平行于最大
主应力的方向（竖直方向）破裂，因此水合物通常呈直
立充填状。世界范围内近年来的水合物勘探研究表
明，裂缝充填型水合物比之前估计的更为常见，如水
合物脊、卡斯卡迪亚大陆边缘、印度Ｋｒｉｓｈｎａ－Ｇｏｄａｖａｒｉ
（Ｋ－Ｇ）盆地，以及韩国郁龙盆地等等［６１，６７－６９］。

２．２．１　断层
Ｋ－Ｇ盆地是位于印度东海岸的一个含油气盆

地，为２００６年印度国家水合物项目第０１航次（ＮＧ－
ＨＰ－０１）主要钻探目标之一。由于正断层和逆冲断
层作用，Ｋ－Ｇ盆地地层发生明显的构造变形，并且
构造变形从典型正断层环境向逆冲断层环境逐渐变

化（图４－ａ），这些逆冲断层是深部流体向水合物稳定
带运移的首选通道［６４］。其中，ＮＧＨＰ－０１－１０站位最
为典型，地震属性分析显示分布于 ＮＧＨＰ－０１－１０站
位周围的断裂系统主要由断裂组 Ａ及断裂组Ｂ组
成，两组不同延伸方向的断层平面上在 ＮＧＨＰ－０１－
１０站位处形成一个“三角形”，面积达２．５ｋｍ２。在
这个三角区域内，断裂在平面上呈现出多边形断层
的特征，进一步扩大了水合物的分布范围［７０］（图４－
ｂ）。富含水合物的三角区被两条作为游离气运移
通道的断层所限制，含气流体的运移被认为是此处
水合物聚集的关键因素，断层作用驱动着深部游离
气向海底方向运移，同时张性断层又为气体运移到
水合物稳定带提供了必要的通道。
俯冲－增生型弧前增生楔断层和褶皱发育，在

挤压应力场作用下，深部的含烃类流体向上运移、富
集，进入水合物稳定带后形成水合物堆积体，在其浅
层内往往可以发现水合物存在的地震标志 ＢＳＲ。
台西南盆地位于欧亚大陆东南缘、南中国海东北部，
在构造上处于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板块、西太平洋板
块聚敛带上，是南海向菲律宾海板块俯冲的产
物［７１］。台湾增生楔发育大量的逆掩断层（图５－ａ），
这些断层为烃类气体运移到适合形成水合物并可以

得到保存的稳定区域提供了良好的通道。当烃类气
体进入合适的温压场并充满沉积物的空隙就可以形

成水合物。水合物层自身形成了一个无渗透性的盖
层，在下方能捕获大量的游离性气体，两者之间的波
阻抗就使得在地震剖面上出现强烈的反射波ＢＳＲ，
而ＢＳＲ上方由于地层胶结，振幅明显降低而形成空
白带（图５－ｂ）。

２．２．２　裂隙
除了大尺度的断裂体系之外，小尺度的裂隙／网

状裂隙也能够作为含气流体的运移通道。以墨西哥
湾ＡＣ２１站位为例，含水合物地层出现于浅部的富
砂质薄层中，其下部为厚层的泥质－粉砂质的块体
流沉积体，来自深部热成因气和局部生物成因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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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气烟囱与钻探站位位置；ｂ．水合物帽及水合物丘地震反射特征

图３　郁龙盆地气烟囱构造（据文献［６１，６３］修改）
Ｆｉｇ．３　Ｇａｓ　ｃｈｉｍｎｅｙｓ　ｉｎ　Ｕｌｌｅｕ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ａ．逆冲断层－正断层转换的地震剖面特征；ｂ．２组正断层的平面展布及对水合物的控制

图４　Ｋ－Ｇ盆地断层与天然气水合物分布（据文献［６４，７０］修改）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Ｋ－Ｇ　Ｂａｓｉｎ

ａ．俯冲作用及运移通道特征；ｂ．地震反射剖面上的水合物赋存特征

图５　增生楔背景下断层与天然气水合物（据文献［７１］修改）
Ｆｉｇ．５　Ｆａ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ｓｍ

入到水合物稳定带中就成为了水合物能否形成的关

键因素。通过对高分辨地震资料进行地震属性异常
分析和自动运算，能够描述出小尺度网状裂隙的特
征，这些裂隙穿过整个富泥质的块体流沉积体（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简称 ＭＴＣ），为含气流体的运移提
供了大量的弯曲状、复杂的通道［７２］（图６－ａ）。
郁龙盆地水合物分布主要受裂隙和粗粒沉积物

控制，表现为裂隙填充型水合物和富砂储层孔隙弥
散型水合物两大类［６１］。裂隙在郁龙盆地地层中广
泛发育，常与气烟囱构造伴生，其角度大多介于２８°
～６６°之间，这些既是良好的流体运移通道，又是较
好的水合物储集空间（图６－ｂ）。含气流体沿着裂隙

进一步运移，并可在裂隙中形成水合物，通过Ｘ射
线和ＣＴ成像可以清楚看到赋存在裂隙中的水合
物［１７］（图６－ｃ）。

２．３ 渗透层
地层中的高渗透层（如火山灰层、高渗透砂层

等）是含气流体运移的良好通道，对气体的运移和聚
集构成重要的影响，从而影响着水合物的成藏。

２．３．１　火山灰层
ＯＤＰ　２０４航次位于俄勒冈海域卡斯卡迪亚边缘，

１２４５站位处于水合物脊西翼８７０ｍ水深处，从地震
剖面中可以观察到明显的ＢＳＲｓ，分别切穿强反射层
“Ａ层”、“Ｂ层”和“Ｙ层”（图７－ａ）。反射层Ａ是一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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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灰地层，通过钻井站位取样，为粗粒沉积，渗透性
好，元素地球化学分析表明，反射层Ａ是甲烷气从增
生复合体向水合物脊顶部运移的流体通道，能够将烃
类气体运移至水合物稳定带之内［７３］，而位于稳定带
之内的强反射层也可以作为潜在的储层，位于强反射
层之内的水合物往往具有更高的饱和度。

２．３．２　砂层
由于墨西哥湾构造事件（如盐底辟等）的影响，

区域上会造成地层发生倾斜，倾斜的地层可以作为

含气流体运移的重要通道，特别是侧向连通性较好
的砂体［７４］。同时，由于地层沉积单元中泥砂互层的
特征，造成岩性具有明显的非均质性特征，使得气体
的运移和聚集趋向于粗粒沉积物中。含气流体沿着
倾斜的地层向上输送，在高孔高渗的砂体单元内，游
离气与水由于浮力而分离，游离气向上运移在上倾
方向形成水合物，而水合物的形成则阻碍游离气的
进一步运移［２３］（图７－ｂ），导致强振幅反射同相轴存
在定向终止的特征，可视为水合物稳定带基底。

ａ．墨西哥湾水合物裂隙运移通道特征；ｂ．郁龙盆地裂隙型水合物；ｃ．郁龙盆地Ｘ射线和ＣＴ成像下裂隙特征与水合物赋存

图６　裂隙作用下的水合物赋存（据文献 ［１７，６１，７２］修改）
Ｆｉｇ．６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ａ．过ＯＤＰ　２０４航次１２４５、１２４６、１２４４和１２５２站位地震剖面的强反射层特征；ｂ．ＷＲ３１３站位砂层作用下的水合物赋存

图７　与渗透层运移通道作用相关的水合物（据文献［２３，７３］修改）
Ｆｉｇ．７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ｌａｙｅｒｓ

３　讨　论

底辟构造、断层及裂隙、渗透层等都属于聚集型
高通量流体运移（ｆｏｃｕｓｅｄ　ｈｉｇｈ－ｆｌｕｘ，简称ＦＨＦ）通

道类型。但从世界上典型水合物藏分析可以看出，
这种ＦＨＦ通道类型与高饱和度、富集水合物藏并
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可能与流体运移通道的
运移效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流体在下部地层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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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时为聚集型流体流动，而到上部地层中运移时就
转变成分散型流体流动（图８）［７５］。

图８　运移通道的发育及生长模式图（据文献［７５］修改）
Ｆｉｇ．８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年神狐海域ＧＭＧＳ０１航次的水合物钻井
资料显示站位ＳＨ２、ＳＨ３和ＳＨ７都钻获了水合物，
饱和度也相对较低（２％～１５％），而其余各站位均无
明显的水合物指示特征［１２］。对比站位 ＳＨ７ 和
ＳＨ６、ＳＨ９附近地震剖面可以发现，虽然这３口井
都位于气烟囱顶部或者周缘，但各井周围的断层分
布存在明显的区别：与气烟囱伴生并位于其侧部的
中小尺度正断层发育程度存在差异。ＳＨ７附近正
断层发育数量明显较ＳＨ６和ＳＨ９附近正断层多，
大量的正断层扩大了气烟囱对流体运移的作用范

围，更利于ＣＨ４ 向稳定带内汇聚［１４］。相比较，２０１５
年神狐海域 ＧＭＧＳ０３航次钻获了大量高饱和度
（２０％～７０％）水合物，区块以底辟构造和大尺度断
层作为含气流体运移通道。两个航次钻探的水合物
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是ＧＭＧＳ０１区块的流体运移
效能相对较低，同时，在ＧＭＧＳ０３区块深部热成因
气可能通过含气流体运移通道运移至浅部的水合物

稳定带中。

４　结　论

（１）通过对世界上典型水合物藏的含气流体运

移通道分析显示，每个地区水合物藏的含气流体运
移通道都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存在，而是多种运移通
道共同作用，呈复合型运移通道形式存在。针对复
合型运移通道类型的识别，在宏观上，要开展地质背
景下的构造演化分析，在中尺度上，要结合海底地形
地貌标志和地球化学分析开展研究分析，在微尺度
上，要开展流体通道的精细刻画研究。

（２）在分析运移通道时，需要对运移通道的运移
效能开展分析，进行定量、半定量的评价。应当与地
球化学勘查识别相结合，综合“麻坑”、烟囱、泥火山
等可能显示高通道气体释放作用引起的微地形地貌

标志半定量分析，共同进行水合物类型的识别。
（３）从世界范围内水合物资源调查和钻探结果

来看，对范围有限的水合物赋存区域，开展“水合物
运聚体系”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实际地质条件下，
含气流体运移通道会表现出差异性，影响垂向／侧向
的流体通量，从而导致靶区内水合物分布及富集程
度的不均匀性。因此有必要开展重点区域的流体运
移的分析，揭示流体运移通道的展布以及运移规模，
以达到更为准确预测和描述水合物藏，并为水合物
钻探站位部署提供有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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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Ｓｈａｋｉｒｏｖ　Ｒ，Ｏｂｚｈｉｒｏｖ　Ａ，Ｓｕｅｓｓ　Ｅ，ｅｔ　ａｌ．Ｍｕｄ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　ａｎｄ　ｇａｓ

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ｋｈｏｔｓｋ　Ｓｅａ　ａｒｅａ［Ｊ］．Ｇｅｏ－Ｍａｒｉｎｅ　Ｌｅｔｔｅｒ，２００４，

２４：１４０－１４９．
［５５］栾锡武，赵克斌，孙冬胜，等．鄂霍次克海天然气水合物成藏条

件分析［Ｊ］．海洋地质与第四季地质，２００６，２６（６）：９１－１００．
［５６］栾锡武，赵克斌，Ｏｂｚｈｉｒｏｖ　Ａ，等．鄂霍次克海浅表层天然气水

合物的勘查识别和基本特征［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２００８，３８
（１）：９９－１０７．

［５７］刘杰，孙美静，苏明，等．海底泥底辟（泥火山）对天然气水合物

成藏的影响［Ｊ］．地质科技情报，２０１５，３４（５）：９８－１０４．
［５８］Ｋａｎｇ　Ｎ　Ｋ，Ｙｏｏ　Ｄ　Ｇ，Ｙｉ　Ｂ　Ｙ，ｅｔ　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ｃｈｉｍｎｅｙ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ｕｓｉｎｇ　２Ｄｍｕｌｔｉ－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ｌｌ　ｌｏｇ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Ｕｌｌｅｕｎｇ　Ｂａ－
ｓｉｎ，Ｅａｓｔ　Ｓｅａ［Ｊ］．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６，３９２：９９－１１１．．

［５９］Ｃａｔｈｌｅｓ　Ｌ　Ｍ，Ｓｕ　Ｚｈｅｎｇ，Ｃｈｅｎ　Ｄｕｏｆｕ．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ｇａｓ　ｃｈｉｍ－
ｎｅｙ　ａｎｄ　ｐｏｃｋｍａｒｋ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ａｆｌｏｏｒ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ｇａｓ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
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７：８２－９１．

［６０］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Ｃ　Ｊ，Ｂüｎｚ　Ｓ，Ｈｕｓｔｏｆｔ　Ｓ，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Ｃａｂｌｅ

３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ｇａｓ　ｃｈｉｍｎｅ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　Ａｒｃｔｉｃ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ｒｉｆｔ［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
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７：１９８１－１９９４．

［６１］Ｒｙｕ　Ｂ　Ｊ，Ｃｏｌｌｅｔｔ　Ｔ　Ｓ，Ｒｉｅｄｅｌ　Ｍ，ｅｔ　ｌ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ｌｌｅｕ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ＵＢＧＨ２）［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７：１－２０．

［６２］Ｃｈｏｉ　Ｊ　Ｙ，Ｋｉｍ　Ｊ　Ｈ，Ｔｏｒｒｅｓ　Ｍ　Ｅ，ｅｔ　ａｌ．Ｇ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ｌｌｅｕｎｇ　Ｂａｓｉｎ，Ｅａｓｔ　Ｓｅ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Ｕｌｌｅ－
ｕｎｇ　Ｂａｓｉｎ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ＢＧＨ２）［Ｊ］．Ｍａ－
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７：１１３－１２４．

［６３］Ｃｈｕｎ　Ｊ　Ｈ，Ｒｙｕ　Ｂ　Ｊ，Ｓｏｎ　Ｂ　Ｋ，ｅｔ　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ｍ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　ｃｏｌｕｍ－
ｎａｒ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ｂｌａｎｋ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ｌｌｅｕｎｇ　Ｂａｓｉｎ，Ｅａｓｔ　Ｓｅａ，Ｋｏｒｅ－
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８：１７８７－１８００．

［６４］Ｒｉｅｄｅｌ　Ｍ，Ｃｏｌｌｅｔｔ　Ｔ　Ｓ，Ｓｈａｎｋａｒ　Ｕ．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ｒｉｓｈｎａ－Ｇｏｄａｖａｒｉ　Ｂａ－
ｓｉｎ，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ｄｉ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７９（１／４）：１－１１．

［６５］Ｒｕｐｐｅｌ　Ｃ，Ｋｉｎｏｓｈｉｔａｂ　Ｍ．Ｆｌｕｉ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ｌｕｘ　ｉｎ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Ｊ］．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０，１７９（１）：１５３－１６５．
［６６］Ｃｏｏｋ　Ａ　Ｅ，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Ｄ．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　ｓｉｔｕ　ｍｅｔｈａ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Ｊ／ＯＬ］．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８，３５，

Ｌ１５３０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２９／２００８ＧＬ０３４５８７．
［６７］Ｓｕｅｓｓ　Ｅ，Ｂｏｈｒｍａｎｎ　Ｇ，Ｒｉｃｋｅｒ　Ｄ，ｅｔ　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ｂｒｉｃ　ｏｆ

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ａｔ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ｒｉｄｇｅ，Ｃａｓｃａｄｉａ　ｍａｒ－

ｇｉ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ａｓ　Ｈｙ－
ｄｒａｔｅｓ．Ｙｏｋｏｈａｍａ，Ｊａｐａｎ：［ｓ．ｎ．］，２００２：７４０－７４４．

［６８］Ｒｉｅｄｅｌ　Ｍ，Ｃｏｌｌｅｔｔ　Ｔ，Ｍａｌｏｎｅ　Ｍ　Ｊ，ｅｔ　ａ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　Ｏｃｅａ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Ｖｏｌｕｍｅ　３１１［Ｃ］∥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ｏｎ

Ｄ　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Ｏｃｅａｎ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６．

［６９］Ｒｅｅｓ　Ｅ　Ｖ　Ｌ，Ｐｒｉｅｓｔ　Ｊ　Ａ，Ｃｌａｙｔｏｎ　Ｃ　Ｒ　Ｉ．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ｅｔｈ－
ａｎｅ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Ｋｒｉｓｈｎａ－Ｇｏｄａｖａｒｉ

Ｂａｓｉｎ　ａｓ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ＣＴ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
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８：１２８３－１２９３．

［７０］Ｒｉｅｄｅｌ　Ｍ，Ｃｏｌｌｅｔｔ　Ｔ　Ｓ，Ｋｕｍａｒ　Ｐ，ｅｔ　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ａ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Ｋｒｉｓｈｎａ－Ｇｏｄａｖａｒｉ　Ｂａｓｉ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ｄｉ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７：

１４７６－１４９３．
［７１］丁巍伟，陈汉林，王渝民，等．台湾增生楔天然气水合物的地震

特征［Ｊ］．海洋与湖沼，２００６，３７（１）：９０－９６．
［７２］Ｍｉｌｌｅｒ　Ｐ，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Ｓ，Ｓｈｅｌａｎｄｅｒ　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ｂ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ｌａｍｉｎｏｓ　Ｃａｎ－

ｙｏｎ　２１，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３４：１１１－１１８．
［７３］Ｔｅｉｃｈｅｒｔ　Ｂ　Ｍ　Ａ，Ｔｏｒｒｅｓ　Ｍ　Ｅ，Ｂｏｈｒｍａｎｎ　Ｇ，ｅｔ　ａｌ．Ｆｌｕｉ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ｌｕｉ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ａｎ　ａｃ－
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ｓｍ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ｂｙ　Ｓｒ　ａｎｄ　Ｂ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Ｊ］．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５，２３９（１／２）：１０６－１２１．
［７４］Ｆｒｙｅ　Ｍ．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ｐｌａｃｅ　ｇａｓ　ｈｙｄｒａｔｅ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Ｏｕｔ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Ｒ／ＯＬ］．Ｍｉｎ－
ｅｒａｌ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８－０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ｍｓ．ｇｏｖ／ｒｅｖａｌｄｉｖ／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ｈｔｍ．
［７５］Ｇａｙ　Ａ，Ｍｏｕｒｇｕｅｓ　Ｒ，Ｂｅｒｎｄｔ　Ｃ，ｅｔ　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　ｆｌｕｉｄ　ｐｉ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ｗａｙ　Ｂａｓｉｎ：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３Ｄｓｈａｐｅ［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３２／３３４：７５－８８．

４８１



　第２期 张金华等：含气流体运移与天然气水合物成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ａｓ－Ｂｅａｒ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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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ｈｕａ１，２，Ｓｕ　Ｍｉｎｇ３，Ｗｅｉ　Ｗｅｉ　２，Ｗｕ　Ｎｅｎｇｙｏｕ４，Ｌｉｕ　Ｊｉｅ３，

Ｙａｎｇ　Ｒｕｉ　３，Ｓｈａ　Ｚｈｉｂｉｎ５，Ｃｏｎｇ　Ｘｉａｏｒｏｎｇ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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